
草
坪
保
卫
战
冯
诗
齐

当初购房时，相中的是小区优越的环
境。
十年过去了，小区的自然风光依旧，可

放眼望去，赏心悦目的绿树草坪，早已被
挨挨挤挤的私家车堵成了停车场！

小区的物业对此也十分烦恼，他们在
路边的草坪上放了大石块、加了竹护栏，想
要阻止车主的乱停车，可收效甚微。车主也
有自己的理由：停车位不够，叫我怎么办？
有人提出权宜之计，在路边的草坪用植草砖
砌一条硬路肩，让车子一只“脚”搭上去停，
可是，车子再增加怎么办？再说，所谓用了植

草砖不影响绿
化，这更像是
在骗骗野人
头。还有激进
的提出，干脆
把小区的小河
填掉改停车
场！这个提议
立即引发公愤，把小河填
掉，这不是奇谈怪论吗？现
在提倡建设“海绵”城市，
善待城市里本来就稀缺的
植被和水系。如果这个小区
除了高楼就是汽车，没有
草、没有树、没有河、没有
桥、没有鸟语和花香，还有
谁愿意来住呢……

一场“草坪保卫战”还
在继续。这个难解的结还
真是考验我们每个人的智
慧。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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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灯里的昆仑桥 王宗仁

!从遥远的年代走到当下，昔
日任何点滴的触动都有可能打翻
人的记忆之船，或让人振奋，或让
人伤感。从而看到生命的印记和
自身存在的价值。我要说的是一盏
马灯，今天的人们大概只有走进博
物馆才能看到它。描述一下它：主
体结构为铁质，圆形的底座，玻璃
做的灯罩，用铁丝模竖固定着。底
座上有可拧开的盖子，好灌煤油汽
油，还有可以调大调小以及闭合的
开关。这只是马灯中的一种，形形
色色的马灯到底有多少种类，恐怕
谁也难以理出个眉目。我说的只是
我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
史展览馆看到的一种马
灯，也就是 !"年前慕生忠
将军当年挂在昆仑桥头的
那盏马灯。
慕生忠将军被后人称为“青

藏公路之父”。就是他在共和国建
立不久，#$%& 年之夏主动请缨，
率领一支队伍苦战七个月零七
天，在世界屋脊上修筑起了 &"""

里青藏公路。那是一支什么样的
队伍呢？只有 '"个工兵的工程
连，加上临时征收来的 ("""个民
工，'("" 把铁锹，'("" 把洋镐，
)""公斤炸药，'"辆大卡车。这就
是将军的这支队伍和全部家当。
如果把他修筑青藏公路比作一本

书，那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盏
马灯，充其量只是这部书里的一
个标点符号。(""$年的 *月，我
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史展览室
里看到这盏马灯时，它的浑身已
经锈迹斑斑，底座也有几处凹陷。
但是我仍然确信，一旦点燃灯捻，
它还会光芒四放，犹如翅膀变换
着各种光波的姿势，照亮在当年
的天涯桥上……

新筑成的公路在亘古
荒原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向
拉萨延展。修路进入昆仑
山不久，一道无法通过的
断崖挡住了筑路队伍前行

的脚步。此处是达布增河和舒果
勒河汇流后的出口，公路必经的
地方。只见汹涌澎湃的激流，顺着
山势直泻而下，蹦蹿出数尺高的
排空巨浪，在两道石崖中间削出
一条深不可测、上面宽约 '+米的
石谷，谷底的水声发出撕人肝腑
的吼声。架桥，必须在石谷上架一
座桥，公路才可以跨过这道险崖！
作难的是，没有架桥的木料

（那个年代使用水泥对于他们太
遥远了）和工具。工具倒好说，铁

锹、十字镐和炸药，虽然简陋，总
能作为。最要命的是用什么架桥？
筑路队从兰州带来的一些红松木
和杂木最长的只有 $米，而石岸
的宽度也是 $米，木料根本够不
着搭到对岸。将军下了死命令：石
岸哪怕是一座碉堡，我们必须在
三天内拿下它！
那一夜，星月全无，昆仑山的

夜色很黑，好像过去从来没有这
么黑过。雪上加霜的是天还变了
脸，不紧不慢的雪粒在风里不安
分守己地旋飞着，天地间一片浑
沌。没有电，挂在临时军用帐篷里
的那盏马灯，已经添过三次油了，
将军主持召开的“神仙会”还在热
热火火地进行着。战士、民工、技
术员……你献计，他送策，一个又
一个闪亮着普通人智慧的架桥方
案，早就超过了马灯光焰的亮度。
“神仙会”还迟迟没有结束。将军
说：我们要拿出最省钱最能解我
们燃眉之急的架桥方案，献给为
难我们的昆仑山神……
第三天，这样一架桥就稳稳

妥妥地飞跨在天涯岸上：在两岸
斜坡的石壁上，各凿出一块与桥

面同样宽的平台，再给每个平台
上凿出 %个石窝，栽起 %根木桩
做顶柱。这样，顶柱上端就离开岸
边 ',%米左右，两边相加 )米，原
先 $米宽的沟岸经过这一番炮制
就缩短了 )米，变成 !米。然后，
在立柱与岸壁之间的夹角里填满
石头。$米长的松木就宽宽绰绰
地搭在上面了。

这座桥诞生于 #$%& 年 * 月
的一个黎明，慕生忠将军兴奋之
极等不得天亮，他就举着马灯指
挥一辆大卡车稳稳当当地过了
桥。随后，他将马灯挂在桥头，当
下就用随身带的钢笔在一页硬纸
壳上写下三个字：天涯桥。那张硬
纸壳在桥头贴了好些日子，白天
在阳光下烁烁生辉，夜里将军让
人把马灯挂在那里照亮三个字。
他在召示什么还在炫耀什么？没
有人去问他，他也不说。
两年后，陈毅元帅率领中央

慰问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
委员会成立大会，路过天涯桥。他
听了慕生忠修桥的事情后，连说
“神”！最后他给这座桥改了名字：
“天之涯、海之角的形势已经成为
过去，我看就叫昆仑桥吧”！
昆仑桥这三个字至今还刻在

这座桥的桥头。据说，这三个字仍
然出自慕生忠的手。

蓄
须
不
蓄
须

陈
钰
鹏

胡须是人的体毛的一
种，是男子的第二性征之
一，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
留胡须成了一种文化。

欧洲人非常讲究胡
须的式样，胡须和流行色
一样，随文化、时尚及时
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曾
经最流行的胡须
式样有：下巴胡须
（又称山羊胡须）、
络腮胡须（大胡
子）、三日胡须（留
三天再剃）、亨利
四世胡须（围满嘴
巴的胡须）、马蹄
形胡须、威廉皇帝
胡须……有的人
将下巴下面的长
胡须编结起来，别
出心裁。有个名叫
汉斯·朗泽特的挪
威 人 ， 当 他 于
#$(* 年在美国去
世时，胡须长到了 %,))

米。
不同的人剃胡须的频

率很不一样，从每天数次
到每周数次不等。早先，胡
须被看作力量的象征和男
子与生俱来的装饰
品，为此开发了许
多养护胡须的方
法，比如为了给胡
须增光添彩，有人
像对待头发那样，用胡须
油替胡须上光。古埃及的
法老均留一种“礼仪胡
须”，用来象征“男性的绝
对实力和地位”，但这种胡
须的其中一部分是人造
的，只有天然生长的部分
是可剃的。在古代文化较
为发达的社会中，胡须的式
样体现出男人的社会等级
和名望地位。

古希腊文化（从亚历
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这一
历史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
中的胡须文化包含着留长
须及剃胡须两个方面。日耳
曼民族有个部族叫朗戈巴
登，实为“长胡须”的意思。
波斯人曾热衷于用金线交
织胡须。十九世纪，欧洲兴
起了蓄须高潮。

自 #*-$ 年法国大革
命开始后，蓄须成为一种
接近民众的象征，但同时
也是激进主义的标记。知

识分子蓄须则表示对社
会持批评态度和具有革
命意识（如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尼采等）。我
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兰芳先生堪称蓄须明
志的典范，卓别林是梅兰
芳的好友，梅兰芳的这一

爱国义举通过卓别
林的介绍而扬名世
界。

随着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爆发，曾
经泛滥一时的大胡
子受到了冲击，为
使士兵能快速戴上
防毒面罩，尤其在
军队中禁止蓄须。
蓄须和剃须的

问题在人类历史上
来回反复折腾了好
几个世纪，孰好孰
坏，没有定论。今
天，卫生专家终于

站出来说话了，美国新泽
西州一个研究所的研究
指出，某些胡须里藏着和
马桶一样多的细菌，这些
细菌是哪里来的？首先是
不少男子如厕后未注意

彻底洗手，又喜
欢常用手摸弄胡
须，所以胡须里
经常发现肠道细
菌；其次是胡须

上的食物残余未及时加
以清除。总之，没有勤洗
胡子。有句外国俗语：为
皇帝的胡须争论不休———
为琐碎小事作无谓争论。
看来，是否蓄须、如何蓄须
该好好想一想。

我运动!我健康
小 诗

“晚上千万别请我吃饭啊，
谁请我我跟谁急！”我这样跟朋
友开玩笑。

每晚的七点半到八点半，
是我健身的时间。办公室一族，
又从事文字工作，每天眼不离
电脑，手不离键盘，上了一天班
之后，腰酸背痛，眼睛干涩，颈
椎也疼得受不了，毛病一身一
身的。晚上出去健个身，活动一
下筋骨，无比地惬意和舒适。

最初接触健身活动，还是
女儿鼓动的，她要减肥拉着我
来到云龙湖音乐厅附近，铺天
盖地的人群，比白天都热闹。一
支支暴走队伍，抗着大旗，喊着

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
精神抖擞。一个个跳舞
队伍，扇子舞、交谊舞、
还有什么僵尸舞，有模
有样。
最喜欢的健身队伍，是云龙

湖畔的惠子健身队。那里的音
乐很潮，从“骑马舞”到“小苹
果”、从西部“恰恰”到南美“热
舞”、从凤凰传奇的“绿军魂”到
王蓉的“小鸡小鸡”，什么流行
跳什么。所以，广场舞不仅仅是
大妈们的权利，也深受年轻人
的喜爱。
那里的服装很艳，赤橙黄绿

啥颜色都有，五十多岁的大妈

穿上街舞裤，再扎个马尾，从背
后看那就是二八年华。每天穿
什么衣服配什么色，都有人在
群里发通知，统一的服装加上
整齐的动作，煞是好看。

健身队的管理也很规范。
来跳广场舞的人们越来越多，
教练便把东边划为帅哥区，中
间 ./0区，西边是美女区。每个
区前都有一名教练带操，保证
动作的整齐合一。

刚开始跳，一个小
时的动作，我总要停上
两三回，胳膊酸得抬不
起来，腿踢不上去，腰
硬得像个棒槌，很努力

地做着却被队友们批为：偷懒，
不用劲。一段时间后，动作流畅
了，中间也不休息了。

健身的好处真是
不练不知道，谁练谁得
到。肩不痛了，脖子能
拧了，腰也灵活了，浑
身上下不再一动就“啪啪啪”
像个生锈的机器人一样。现在
在电脑前坐上一整天，一有腰
酸背痛的兆头，立刻出去跳个

操，回来泡个脚，休息一夜，第
二天又能精神百倍地投入到
工作中去。
“我运动，我健康；我运动，

我美丽。耶！”健身队每天锻炼
完后都要这样喊一遍。
现在，每天不去跳个操，总
觉浑身不对劲，健身，现
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
分。心情不好的时候，出
去健个身，放空大脑，什
么也不想，挥挥胳膊动

动腿，把烦恼狠狠踢开；心情好
的时候，出去健个身，咚叭啦咚
叭啦，释放快乐，绽放笑容，美丽
世界。

蔗糖的味道
吴寒月

! ! ! !老家县城人
民医院的门口有
许多流动摊位，其
中有一个卖蔗糖
的摊位吸引了我
的注意，并勾起我对童年
生活的回忆。
那时候，我们可以吃

到蔗糖的办法有两种，一
是拿出几分钱，卖糖的师
傅就可以用刀子切出一
块；另一个办法就是用旧

货旧鞋，旧塑料纸，旧铁器
等来换取。好多年没有吃
过蔗糖了，蔗糖的味道好
像渐渐地离我们而去。
前不久，年迈的父亲

住进了医院，为了多陪陪
老人，每逢周末，我便驱车
回到老家，在医院的门口，
我看到了几十年不见的蔗
糖。蔗糖还是那种奶黄色，
所不同的是，现在不是别
人挑着担子叫卖了，而是
摆放在流动的三轮车上，
上面覆盖着一层塑料纸。
尽管有塑料纸遮盖着，但

我还是一眼就看出这
是蔗糖。“给买十块钱
吧！”卖糖的阿姨掀开
塑料纸，从中选出一
块蔗糖，过秤后用保

鲜袋装好递给我，付完钱
我回到自己的车子里，把
蔗糖掰成小块，与夫人小
孩一齐分享，大家都说，味
道实在太好。

父亲病重期间，食欲
明显不如从前，吃什么都感
到没有味道，我问父亲，我
小时候吃的蔗糖你想吃
吗？他点点头，当把蔗糖放
进父亲嘴巴的时候，我分
明看到他脸上流露出的幸
福感。
回到上海后，姐姐在

电话里告诉我，上次我给

父亲买的蔗糖已经吃完，
根据父亲的意思，她又去
买了一点。
看来，父亲也和我们

一样，怀念儿时的蔗糖。
蔗糖是传统的手工艺

糖，成本低，加工简单，味道
纯正，尽管缺少包装，缺少
营销，但总算没有失传。我
希望，蔗糖要一直保持着这
份味道，千万不能因为追求
效益而改变工艺，改变味
道，如果那样，就不再是原
本意义上的蔗糖了。

猴年马月之戳脊梁骨
! ! ! !小时候，
读狄更斯的
《奥立佛》，又
看电影《雾都
孤儿》，大受感

动。自以为理解了，其实，离理解远着呐。
近日，忽然大悟，对《奥利佛》的理解不期而至。

悟在哪儿？悟在雾霾呀。生活在浓重雾霾里，裹着雾
霾而动，闻着雾霾而静，那记忆里的英伦场景，忽然
都不再有隔而生动，那记忆场景中人物的言行和心
理，也顿时真实，如同切肤。
拜雾霾所赐哦！
雾霾所赐还不止于这些呢，雾霾又把你的“猴年

马月说”一把扯到我眼前。
十年前，不，二十年前，不，三十年前，有识之士

对雾霾的预言何尝少过？何尝停止过？可谁信呢？斥
之为危言耸听者有之，斥之为蛊惑人心者有之。雾霾
制造者的灵魂被利益之火燃烧得烈焰熊熊，双目被
利益熏得彤彤红。温和者也以为，那是猴年马月的事
嘛，咸吃萝卜淡操心，想那么远干嘛？
雾霾恶梦说来就来了，猴年马月近在眼前呀！我

要对雾霾制造者，不，一切作孽者说：猴年马月近在
眼前呀，戳脊梁骨的日子，你看得见！

*牛博士对马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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